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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雨越下越大，豆大的雨粒砸在屋顶的茅草上，哗哗直响。

山那边，隐隐传来隆隆雷声。我写了封家信，看看小闹钟，已

是半夜十二点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准备上床睡觉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嘭嘭嘭，响起急促的敲门声。

　　我独自住在名叫橡胶坪的箐沟里，替曼广弄寨子看守一百

多亩橡胶园。四周都是原始森林，寨子在山外，离这儿有十里

远，深更半夜， 又下着这么大的雨，谁会到我这儿来呢？

　　“谁呀？”我大声问。没有回答，嘭嘭嘭的敲门声还在响。

我耳朵贴着门缝谛听，透过雨声，听到沉重的喘息声。

　　也许，是过路的地质队员或淘金山民，雨夜行走时摔伤

了，看见灯光，摸到我这儿来求救的，我想。

　　我提着马灯，拉开门闩。

　　砰，木门被重重推开了。夹着雨雾的风迎面扑来，湿漉漉，

凉冰冰，冷得我鼻子发痒张嘴就想打喷嚏。啊——我刚张大嘴，

还没来得及把喷嚏打出来，便吓得魂飞魄散，已窜到鼻孔的喷

嚏被吓得缩了回去。在马灯的照耀下，我看见，门口站着一头

象，准确地说，是站着一头和我人差不多高的约两岁龄的小象。

白
象
家
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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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是个知青，从小生活在上海，两年前下放到西双版纳来

插队落户。小时候曾随父母到上海动物园看过大象，觉得长鼻

子大耳朵挺好玩挺可爱的。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野生象，感

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上来，顺着脊梁

往上蹿，脑子像被冰冻了一样，思维停止，全身发麻，两条腿

抖得像在弹琵琶。

　　小象跨进门来，走到床边，四膝一曲，卧倒在地，呼噜呼

噜喘着粗气。

　　完了，我想，小象后面必定跟着母象，很快也会跨进门来。

我早听说过野生大象的厉害，长鼻子一卷，就可以把人拦腰提

起，狠狠一蹄子就可把人踩扁。我算是活到头了啊。

　　我等了好几分钟，也不见母象跟进来。木门被风刮得乒乓

响，雨丝飘进来，我呆如木鸡地站在门边，身上被淋得透湿。

我冷得直打哆嗦，脑子清醒了些，大起胆子从门洞探出头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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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副石碓，不见有什么母象。我的脑子这才转了个弯，心想，

或许是一头与象群走散的小象，在雨夜迷了路，稀里糊涂跑到

我这里来了。

　　饥寒交迫的动物找地方躲雨，这是很平常的事。就在半个

月前，老天下了一夜暴雨，早晨我开门一看，一对马鹿挤在我

的小厨房里，正津津有味地舔食我堆在灶台上的锅盐，铁锅被

掀翻，脸盆被踩扁，把我的厨房弄得一塌糊涂。看见我，它们

飞也似的逃走了。

　　我关上门，举起马灯，仔细打量不速之客。哦，这是一头

罕见的小白象，除半截鼻子银灰色外，身体的其余部分为白

色。它全身被雨水打得湿透了，四只象蹄沾满泥巴，右耳朵撕

裂了一条两寸长的口子，滴着血。看见我走近，它眼睛里闪出

一片惊慌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可它已筋疲力尽，还没站直，四

膝一软咕咚又倒卧在地。它的身体颤抖得厉害，我摸摸它的额

头，有点烫手。

　　看来，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这是一只在风雨中误入迷途失

散离群的小象，孤独无援，雷霆、暴雨和漆黑的夜把它吓坏了，

挨饿受冻，感冒发烧，万般无奈才跑到亮灯的草房来寻求帮助的。

　　我的衣裳也被门外灌进的雨丝淋湿了，冷得瑟瑟发抖。我

烧起一炉炭火，屋里暖和了许多，又熬了一锅糖粥，连同几片

退烧药，喂进它嘴里，还用半瓶红汞将它受伤的耳朵止住血。

它的鼻子是银灰色的，我就叫它银灰鼻。下半夜，银灰鼻身上

烤干了，烧也退了，卧在我的身边沉沉睡去。我守着炭炉，担

心还有别的大象会闯进来，一夜没敢合眼。

　　黎明时分，雨停了。山上传来茶花鸡的报晓声，一抹曙光

映红了窗户。小白象银灰鼻还没醒，我暗暗寻思，要不要趁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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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睡梦中，用一根铁链子将它的腿给绑住？一头活的小象，卖

给动物园，能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，送上门来的发财机会，岂

能错过？我蹑手蹑脚取下挂在泥墙上的铁链子，刚要去绑它的

腿，突然， —— ——山箐里传来大象高亢嘹亮的吼叫声；

银灰鼻耳朵挺灵，立刻就醒了，噌地站了起来，三步并作两步

蹿到门口，举起鼻子就嘭嘭嘭地敲门，还兴奋地呦呜呦呜叫。

　　山箐里那可怕的象吼声迅速往草房移近。

　　大象是一种报复心很强的动物，假如我强行将银灰鼻羁押

在我的草房子里，象群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它们一定会破门而

入，荡平我的家。我不仅得不到银灰鼻，连自己的小命也难保。

唉，发财的美梦破灭了，我无可奈何地扔掉铁链子，拔开门闩。

　　银灰鼻跨出门去，撒开腿急急忙忙向山箐奔跑。

　　不一会，绿树掩映的山箐里，传来母象和小象欢天喜地的

吼叫声。虽然有树叶遮挡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不难猜测，忧

心如焚的母象见到失散的银灰鼻，一定激动得喜泪直流，用长

鼻子紧紧将银灰鼻搂进怀里，亲吻抚爱，用象的语言诉说着思

念之情，银灰鼻则依偎在母象温暖的怀抱里，叙述离群后的惊

险遭遇。

　　母子团聚的情景当然很感人，然而，我被折腾得一夜未

睡，还白白赔了一大锅糖粥和几粒退烧药，却什么也没得到，

也太吃亏了啊。

　　三天后的黄昏，我在山上挖了一担野木薯，沿着一条野兽

踏出来的弯弯曲曲的羊肠小径挑回家。

　　绕过一棵榕树，突然，我觉得身后的扁担好像被什么东西

挂住了，重量骤增，怎么也走不动。我以为是树枝或藤蔓钩住

了我的扁担，左右晃荡了一下，却仍无法解脱。我扭头望去，

妈呀，一头小山似的大白象，用长鼻子紧紧拽住我的挑绳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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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和大象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干吗老缠着我呀！

　　我正在哀叹，榕树后面又闪出一头象来。我一看，和我差

不多高的个头，白里透红的身躯，银灰色的鼻端，右耳朵涂了

许多红药水，哦，这不是三天前跑到我的草房子来避雨的小白

象银灰鼻吗！

　　银灰鼻走到我身边，鼻子搭在我的肩上，鼻尖绕过我的脖

颈，呼呼往我耳根吹气，眨巴着晶亮的眼睛，表情很天真，好

像在说：别害怕，没有谁会来伤害你的。然后，它又蹿到那头

大白象跟前，用脑袋撞大白象的身体，呜噜呜噜吼叫，似乎在

埋怨：你干吗那么粗鲁呀，瞧，把帮助过我的这个人快吓出心

脏病来了！

　　那头大白象鼻子弯成钩状，硕大的脑袋一上一下运动，像

是在朝我点头，又像是在朝我鞠躬，用象特殊的身体语言，表

达着歉意。

　　我早就听说过，象是一种很讲感情的动物，爱憎分明，有

仇报仇，有恩报恩，从不含糊。看来，银灰鼻是专诚前来向我

道谢的。我一颗悬吊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

　　我抹去脸上的冷汗，站了起来。银灰鼻不断用鼻尖嗅闻我

的身体，摩挲我的脸和脖子，十分亲热，把内心的感激之情表

达得淋漓尽致。大白象则用鼻子将掀翻的箩筐扶正，并将散落

在草丛里的木薯捡回来装进箩筐。

　　我镇定下来，仔细端详大白象。身体白得像汉白玉，长着

稀稀疏疏的浅蓝色的刚毛；蒲葵似的耳朵，布满褶皱的鼻子，

背脊隆起，脸颊的皮肤有些松弛，目光文静，透出温柔和慈祥。

　　世界上现存两种大象，非洲象和亚洲象。非洲象体型大，

成年雄象体高可达3.5米，重7吨，耳朵很大，呈三角形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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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雌象还是雄象都有伸出嘴腔的发达门齿，俗称象牙。亚洲象

体型小一些，成年雄象体高2.7米，重5吨左右，耳朵也较小，

呈方形，只有雄象才长出长牙，雌象不具备发达的门齿。

　　正在帮我捡木薯的大白象，嘴巴里没有长牙，显然是一头

中年母象。它处处呵护小白象，不难判断，是银灰鼻的妈妈。

根据它的身份和肤色，我给它起名叫白玉娘。

　　我抓起一根木薯，塞进银灰鼻的嘴里。野木薯含有丰富的

淀粉，甜脆爽口，是大象最爱吃的食物之一。银灰鼻津津有味

地咀嚼着木薯，高兴得翘起了鼻子。

　　这时，我左侧一片凤尾竹林里，传来稀里哗啦的声响，我

斜眼望去，一头长着两支象牙威风凛凛的雄象，正在用鼻子卷

食青翠的竹叶。我再往右看，一人多高的斑茅草丛里，还有好

几头大象。我又开始心跳加速，生怕遭到不测，匆匆拾起木薯，

收拾好箩筐，挑起担子就想离去。银灰鼻用鼻子扯住我的胳

膊，不让我走。白玉娘干脆用鼻子从我手中卷走了扁担。银灰

鼻绕到我背后，用鼻子顶着我的脊梁，往左侧的凤尾竹林里推

搡。银灰鼻年纪虽小，力气却比我大得多，我被推得身不由己

地往前走。

　　很快，我就被推到正在卷食竹叶的威风凛凛的雄象面前。

这也是一头白象，身高足足有２.7米，体格魁伟，两支象牙伸

出的部分就有两尺长，四条象腿就像四棵椰子树干，额头上有

一条很长的伤疤，显得异常凶猛。它踱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

审视着我，突然昂起脑袋，鼻尖朝天，张开粉红色的大嘴，

地吼了一声。就像惊雷在我头顶炸响，震得我耳膜发胀；唾

沫星子喷了我一脸，腥臭难闻。两支象牙在阳光下闪着寒光，

牙尖正对着我的眼窝，相距仅有数寸远。那条长鼻子在我头顶

左右挥舞，呼呼作响。事后我想，这大概是一种认同仪式，表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激
情
动
物
档
案

8

老
象
恩

仇
记 示对我的情感接纳。可当时，我恐惧得差不多要尿裤子了，要
不是小白象用鼻子抵住我的背，我肯定瘫倒在地上了。

　　雄象的长鼻子在我头顶缠绕舞动了一阵，又发出一声惊天

动地的吼叫，这才结束认同仪式，转身卷食竹叶去了。

　　这家伙的吼叫声太厉害了，就像霹雳一样，我就叫它霹雳

雄。

　　霹雳雄是这群白象的首领，估计也是银灰鼻的父亲。

　　这时，从霹雳雄身后闪出一头雌象来，看上去比白玉娘要

稍稍年轻些，皮肤也更有弹性些，矜持地用鼻子在我额头和脸

上吻了吻，我第一次被大象亲吻，感觉就像被盖了橡皮图章一

样。亚洲象实行一夫多妻制婚姻形态，我猜想这头成年雌象大

概是霹雳雄的偏房，便给它起名叫二姨太。

　　参见了头象霹雳雄和雌象二姨太，银灰鼻又不由分说把我

推搡进榕树林的右侧。在一个蚂蚁包前，站着一头老公象，白

色的皮肤已被岁月风尘染成土黄，肩胛上还有好几块青色的癣

瘢，背脊隆得厉害，耳朵像两片枯黄的树叶，老眼昏花，眼角

布满浊黄的眵目糊，一看就知道，是一头上了年纪快要被死神

收容去的老象。只有那两支伸出来的呈八字形的象牙，仍闪烁

着金属般耀眼的光泽，证明它曾有过如火如荼的青春年华。它

垂着长鼻子，闭着眼睛，就像老僧入定似的一动不动。银灰鼻用

鼻子淘气地在它脸上啪啪拍打了数下，它这才睁开惺忪睡眼看了

我一眼，微微点头，算是认识了我，便又闭目养神了。

　　我觉得这头老公象已衰老得有点痴呆了，给它起名叫老阿

呆。

　　接着，银灰鼻又把我领进斑茅草丛，那儿有一头约五六岁

龄的少女白象和一头约七八岁龄的少年白象正在吃草。少女象

肥头大耳，相貌富态，我到它面前时，它用鼻尖钩起一捧泥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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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鼻子一扬，就像莲蓬头淋浴器一样，刷地将泥土从我头上淋

下来。我被呛得不能呼吸，变成只标准泥猴，难受得要命。我

晓得，少女象这样做并没恶意，在象的社会，泥浴是一种高级

享受，互相用鼻子抛撒泥沙，帮助对方泥浴，是团结友爱的象

征。它把我当做同类来对待了，真是一个十足的傻丫头啊。好

吧，我就叫它傻丫头。少年象大概正在长身架，看上去有点偏瘦，

肋骨一根根突兀，隆起的脊椎清晰可见。这家伙嘴很馋，也有点

霸道，我手里还捏着一根木薯，它鼻子啪地打在我的手腕上，我

的手一松，木薯掉在地上，它立刻用鼻子将木薯捡起来塞进自己

的嘴里，活像饿痨鬼投胎，我就叫它饿痨鬼好了。

　　老老少少大大小小共有七头白象，一个完整的白象家族。

　　亚洲象的体色通常为深灰色，白色的大象十分稀少，很难

见到。物以稀为贵，在西双版纳傣族村寨，白象是美好幸福的

象征，寨门上刻有白象木雕，缅寺里造有白象泥塑，姑娘爱挂

白象银项链，猎手用虎牙雕一只白象挂在胸口当吉祥物。民间

有这样的传说，能见到白象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，无病无灾，

五谷满仓，子孙满堂。

　　而我，不仅见到了白象，而且与整个白象家族交了朋友。

虽然在与这些庞然大物相识的过程中，我头皮发麻，吓出了几

身冷汗，但有惊无险，认同仪式结束后，我心里油然产生一种

幸运者的感觉。我相信这个白象家族能给我带来好运。我是个

上海知青，所有的亲人都在上海，一个人住在荒山野岭看护橡

胶园，未免感到孤单，有了这些白象朋友，起码生活会变得丰

富多彩一些，减轻我的孤独与寂寞。

　　我慷慨地将两箩筐木薯全送给七头白象吃，希望与这个白

象家族的友谊能延续并发展下去。

　　研究资料上介绍说，非洲象和亚洲象相比较，非洲象性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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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刚烈，不易驯养，亚洲象性格温顺，较易驯养；亚洲象额部两
侧有两个很明显的鼓突，俗称“智慧瘤”，而非洲象没有，因

此亚洲象的智商普遍要比非洲象高一些。

　　不愧是长有“智慧瘤”的亚洲象，这群白象确实很聪明，

我抚摸着它们的身体叫它们的名字，几遍以后，它们就记住了

自己的名字，我一喊白玉娘，白玉娘就会转过头来望着我，我

一叫二姨太，二姨太就会跑过来，一点也不会弄错。

　　它们在橡胶坪西侧那片热带雨林里活动，我路过那里，站

在一块蟾蜍形磐石上，大喊几声银灰鼻的名字，象群就会来到

我的身边。我去见我的白象朋友时，当然忘不了带些甘蔗、芭

蕉、树菠萝等水果，作为礼物分送给它们。它们便会让我待在

它们中间，同它们一起玩耍。有几次天晚了，我就同它们一起

睡在树林里。

　　我发现，幼象在象群社会受到特别宠爱，被照顾得无微不

至。无论在路上行走还是夜里宿营，总是把银灰鼻夹在中间，

生怕它走失或遭到猛兽袭击。成年象找到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总

忘不了要匀一些给银灰鼻尝尝鲜。我从没见霹雳雄或其他象动

手揍过银灰鼻。有一次，霹雳雄正在打哈欠，不知是故意淘气

还是不小心，银灰鼻一扬鼻子，将一团沙土抛进霹雳雄张开的

嘴巴里，霹雳雄吭哧吭哧猛烈咳嗽，用鼻尖在嘴腔里拼命掏

挖，难受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银灰鼻这一行为，无疑是对长辈

的不恭，或者说是对头象的冒犯。我当时正在旁边，忍不住为

银灰鼻捏一把汗。我想，霹雳雄脾气粗暴，遭受这般恶作剧，

肯定要挥舞长鼻抽得银灰鼻在地上打滚。出乎我的意料，霹雳

雄吐净嘴里的沙土后，只是用鼻子在银灰鼻的屁股上拂灰尘似

的轻轻拍了两下，以示惩罚。对幼象如此宽容，着实令我感动。

还有一次，银灰鼻在澜沧江边沙滩行走时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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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蹄卡在两块卵石中间，崴着了脚脖子，一瘸一拐，怎么也跟

不上象群的行进速度了。所有的象都停了下来，守候在银灰鼻

身边，无怨无悔地等待，整整等了一天一夜，银灰鼻崴伤的脚

恢复正常，能跟上象群的行进速度了，象群这才离开澜沧江边。

　　七头白象对我都挺友好，我抓住老阿呆的象牙，转动它的

脑袋，它也不生气；我用一串芭蕉做诱饵，饿痨鬼会一个劲朝

我鞠躬，模样滑稽，逗得我哈哈大笑；我在小溪洗澡，傻丫头

便用鼻子汲水，像高压水龙头似的喷射到我身上，替我冲洗身

上的肥皂泡；我攀住白玉娘的鼻根，它会将鼻子弯成Ｌ状，让

我坐在它的鼻子上荡秋千；二姨太每次见到我，都要像盖橡皮

图章一样在我额头上亲吻一下，也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外国礼

节；霹雳雄是头象，态度自然要傲慢一些，不会为了一点食物

来讨好我，但每次我要离开时，它都朝着我的背影挥舞长鼻发

出如雷吼声，为我送行⋯⋯当然，与我最要好的是小白象银灰

鼻，见到我时亲热得不得了，那条灵巧的鼻子缠住我的胳膊不

放，喜欢用额头抵住我的脑壳，和我玩顶牛的游戏，我当然不是

它的对手，用足吃奶的力气也无法让它移动半步，而它轻松地跨

前两步，我就站立不稳，节节败退，它高兴得呜噜呜噜直叫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和白象家族在密林里穿行，走到一棵香椿树

前，霹雳雄突然前肢腾空，身体直立，鼻子高高翘起，去撩拨

树冠。开始我以为它是要卷食鲜嫩的香椿叶了，大象食谱很

广，各种野果、野菜、野草、嫩竹子都吃，遇到较矮的树，就

踮起后肢用鼻子采撷嫩树叶吃。可它将一株枝叶扯下来后，并

没塞进嘴去咀嚼，仍直立着鼻子朝天做钩拉状。其他白象也都

停了下来，学着霹雳雄的样子，踮起后肢竖起鼻子呼呼朝树冠

吹气。我手搭凉棚抬头仔细望去，树冠一根横杈上，挂着一只

椭圆形的蜂窝，有一些蜂子在窝巢边飞翔。我认识这种蜂，当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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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花酿蜜，蜜汁金黄，馨香扑鼻，味道好极了。显然，霹雳雄

闻到了蜂蜜的香味，很想把那只椭圆形的蜂窝扯下来。遗憾的

是，尽管它竖直身体再加上鼻子的长度，仍够不着蜂窝，还差

着一米多呢。它很不甘心，用鼻子一撩再撩，真好比水中捞月，

屡屡落空。这棵香椿树并不太高，树干上有瘿瘤和横枝可供踩

脚，我是能爬上去将那只蜂窝弄下来的。可我晓得，熊蜂的蜜

虽然好吃，熊蜂却不好惹；熊蜂个头大，身上长满黑毛，尾部

的蜇刺又长又尖，遇到入侵者，会群起而攻之，像奋不顾身的

敢死队员一样，用尾部的蜇刺进行攻击。我犹豫着，不敢贸然

行事。白象们在树下乱哄哄闹了一阵，还是没法吃到蜂蜜，无

奈地吼了几声，准备撤离了。银灰鼻口水吧嗒吧嗒滴淌下来，

愤愤地甩着鼻子，从我面前走过去。突然，我脑子一热，大叫

一声：“站住！”象群停了下来，惊愕地望着我。我往手掌啐

了口唾沫，奋力爬树。我想，假如我能将蜂窝捅下来，也算是

帮了白象朋友一个忙，它们就会更信任我了。为了友谊，冒点

风险还是值得的。我攀住树枝，很快爬到悬挂着蜂窝的那根横

杈，折下一根枝丫，慢慢朝蜂窝伸去。七头白象都站在树下翘

首望着我，白玉娘嘴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叫声，好像是在提醒我

千万要小心！我用枝丫叉住蜂窝的顶端，猛力戳去。啪，土块

崩碎，椭圆形的蜂窝在横杈上摇摇欲坠。轰，无数熊蜂争先恐

后地从蜂窝钻出来，很快发现是我在捣鬼，铺天盖地朝我飞

来。这时候，我想罢手也不行了。我咬紧牙关，横下心，又用

枝丫对准蜂窝戳了两下。蜂窝终于掉下树去，嘣的一声，摔成

八瓣。愤怒的熊蜂飞到我头顶，黑压压一片，把阳光都遮断了。

我赶紧甩掉枝丫，用最快的速度爬下树去。已经迟了，有几只

熊蜂撞到我脸上，蜇了我两口，疼得我心惊肉跳，手一松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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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上摔下来。完了，我想，从七八米高的树腰跌下去，不跌断

脊梁算是幸运的，最轻也会摔得鼻青脸肿。我是背朝下跌下树

的，嗵，我感觉到软绵绵的好像摔在席梦思床上，颠悠颠悠，

还挺有弹性的，扭头一看，哦，守候在树下的白玉娘和二姨太

见我被熊蜂蜇得从树上掉下来，立刻翘起象鼻，两根象鼻互相

搭拢，就像临时安了一张吊床，我掉在了象鼻吊床上。虽然没

有摔伤，但熊蜂仍盯着我不放，嘤嘤嗡嗡朝我飞冲下来。曾经

发生过这样的事，贪嘴的山民捣毁蜂巢，熊蜂穷追不舍，山民

跳进水里，熊蜂聚集在水面上，山民刚探出头来呼吸，熊蜂便

群起而攻之，倒霉的山民被叮得浑身是包，中毒身亡。我抱着

脑袋，不晓得往哪里躲才好。这时，霹雳雄用鼻尖卷起一团泥

沙，富有弹性的长鼻子弓起又绷直，就像一只大弹弓一样，刷

的一声，泥沙形成一个扇面，向我头顶飞射。其他几头白象也

学着霹雳雄的样子，向蜂群抛撒泥沙。我的头顶展开了一场激

烈的空战，密集的泥沙射向密集的蜂群，熊蜂纷纷中弹坠落，

却不肯退却，仍前仆后继俯冲下来，白象们更起劲地用鼻子弹

射泥沙⋯⋯尘埃弥漫，遮天蔽日，不一会，地上就铺起厚厚一

层残缺不全的熊蜂尸骸。终于，熊蜂死伤大半，剩下的残兵败

将连成一条黑线，盘旋而上，在香椿树冠绕了几匝后，逐渐飞

远了。地上那只摔碎的蜂窝，有十几块蜡制的蜂房，里头蓄满

了金黄的蜂蜜。白象们兴高采烈地用鼻子蘸起蜂蜜送进嘴里吮

咂，一面吃还一面朝我点头致谢。我头上被熊蜂叮蜇了两口，

又红又肿，胀疼得厉害。白玉娘用潮湿的鼻尖轻轻抚摸我头上

的肿块，就像在替我进行按摩疗法。象的唾液有消炎止痛的功

效，不一会，我头上的肿块就小了许多，也不怎么疼痛了。

　　这以后，白象家族和我的关系就更亲密了。有几次，我上

山砍树修补草房和盖建猪圈，它们替我将沉重的木料拖下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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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象群到橡胶坪我住的草房看望我呢。

　　我虽然没有给这只老虎检查过身体，但我可以断定，这是

一只年老体衰捕食过箭猪的伤病虎。

　　一般来说，年轻健康捕食能力强的老虎，是不会冒被枪弹

击毙的危险去攻击人的。老虎的视觉、嗅觉和听觉都十分灵

敏，足掌下有一层厚厚的肉垫，走起路来悄然无声，隐蔽性极

强，人还离得老远，躲在草丛中的老虎就听到动静，主动避开

了。但年纪大的老虎或受过伤的老虎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老虎上

了岁数，追不上飞奔的麂子马鹿，饥饿难忍，就去抓行动缓慢

的箭猪吃，箭猪虽然肉质鲜美，但浑身长满硬刺。虎吃箭猪犹

如人吃河豚；人是拼死吃河豚，虎是拼死吃箭猪。虎在撕扯箭

猪时稍不留心就会被刺伤爪掌和嘴巴，时间一长就发炎溃烂，

无法再追逐和噬咬猎物。虎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便会铤而走险

袭击人，变成凶暴的食人虎。

　　两足行走的人，因为会制造工具使用武器，是世界上最厉

害的动物，包括老虎在内所有的猛兽都畏惧人；走路要穿鞋御

寒要穿衣下雨要顶伞太阳下要涂防晒露的人，因为养尊处优而

四肢退化，又是世界上最脆弱的动物，虎豹豺狼哪种猛兽都可

轻易将单个的人置于死地。

　　我是在山上捡了一竹篓黑木耳背回家的途中遭遇这只老虎

的。我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刮的东南风，我顶风行走，远远

就闻到一股食肉兽刺鼻的腥臊味，提高了警觉。要是刮的西北

风，我处在上风口，稀里糊涂走进那片茅草丛，饿虎会不声不

响蹿出来，从背后将我扑倒，并立即用娴熟的技巧咬断我的颈

椎，几秒钟后我便会变成一堆任虎宰割的肉。我闻到刺鼻的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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臊味后，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，朝飘来气味的方向望去，黑色

的陡崖下，一大片密不透风的斑茅草，幽暗阴沉，冷风掠过树

枝，发出尖锐凄凉的呜咽声。光线太暗，茅草太深，我什么也

没看见；老虎躲在草窠里，斑斓的虎皮是绝佳的迷彩服，不容

易让人分辨出来。可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，莫名其妙地产

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。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，朝茅草丛扔去，

还啊啊大声喊叫，为自己壮胆。我命不该绝，那块胡乱扔出去

的石头，鬼使神差，正好砸在老虎的屁股上，我只看见石头砸

落下去，草丛里突然跳起一只吊睛白额大虫，近三米长的身

体，黑黄相间色彩浓艳的虎皮，一看就知道是孟加拉虎。被飞

石击中的老虎吹胡子瞪眼睛， 地啸叫一声。我吓得屁滚尿流，

差点瘫倒在地上。我听有经验的猎人说过，赤手空拳与虎遭

遇，不能逃，你越逃老虎追得越起劲，大型猫科动物就喜欢追

捕奔逃中的猎物，虎的奔跑速度远胜过人，逃是很难逃得掉

的，惟一有效的自我解救办法，就是当虎朝你奔来时，也迎面

朝虎奔去，手舞足蹈，拼命喊叫，虎生性谨慎多疑，还有点欺

软怕硬，见你不怕它，反倒产生疑虑，害怕有诈，会迅速掉头

离去。我虽懂得这一点，但真见了虎，却没有胆量按老猎人教

我的办法迎面朝虎奔去。人类天生畏惧虎，谈虎色变，见虎腿

软，很难一下子就改变这种心理弱势。我想，我要真按老猎人

教我的办法，手舞足蹈迎面朝虎跑去，万一老虎不吃我那一

套，岂不成了自投虎口的大傻瓜！我扔掉竹篓，本能地转身拔

腿就逃，只恨爹娘少生了我两条腿。我在上海读中学时练过百

米赛跑，跑得还是蛮快的，但虎的跳跃如闪电般迅疾，三蹿两

跳，转眼就把彼此的距离由七八十米缩短到三四十米。这种玩

命的赛跑，谁受得了哇！再继续跑下去，我只能是跑到阎王爷

那儿报到去了。我抬头张望，前方十几米远，有一棵麻栗树，



激
情
动
物
档
案

16

老
象
恩

仇
记 我儿时就听说过，老虎不会爬树，我要是能爬到树上去，老虎
就奈何不得我了，我还可以稳稳当当地骑在树冠上，朝树下的

老虎扮扮鬼脸吐吐口水什么的，尿急的话，还可撒泡尿淋在虎

头上，就算免费请它喝可口可乐。

　　我拼命往麻栗树奔，老虎尾追不舍。

　　我倒是赶在老虎前头跑到树下了，但我前脚刚到，老虎也

后脚赶到，彼此仅有几步之遥。人类远古的祖先虽然是猿猴变

的，但到了我这一代，早已不像猿猴那般身手敏捷能嗖嗖嗖快

疾如风刹那间爬上树去。说来惭愧，我爬树的技巧太一般了，

笨得像狗熊，慢得像蜗牛，尤其是开始爬光溜溜的树干，经常

是爬上去两米又滑下来一米，要来回折腾数次才能成功。不等

我爬到安全高度，老虎就会咬住我的脚把我拽下树来的。没有

时间能让我从从容容爬树，只好绕着这棵树围粗的麻栗树转

圈，希望能把老虎的头转晕，最好晕倒在地爬不起来，我好趁

机逃脱。才转了几圈，老虎的头没转晕，我自己的脑袋倒转得

晕晕乎乎了，眼睛一阵阵发黑，几乎要倒下了。

　　情急之中，我突然想到，这儿离橡胶坪不远，是白象家族

的活动区域，我何不向它们呼救呢？我扯紧喉咙大叫起来：

　　“救命啊——银灰鼻——救命啊——霹雳雄——”

　　我的呼救声随风飘荡，在山谷回响。

　　我又围着麻栗树转了两圈，老虎已快踩到我的脚后跟了，

越急越见鬼，我一脚绊在隆出地面的树根上，摔了个嘴啃泥。

老虎倏地竖直身体，摆出饿虎扑食的架势。乳白色的虎腹向我

压了下来，血盆大口也向我张了开来。我灵魂出窍，思维凝固，

四肢僵木，呆呆地望着即将扑到我身上来的老虎出神，完全丧

失了反抗意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，张牙舞爪的老虎突然身体

横了过来，虎脸皱成一团，受惊似的急叫一声，在空中挺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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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腰，斜刺蹿出去。我一看，哦，白象霹雳雄已来到麻栗树前，

象眼怒睁，象鼻挥甩，朝虎示威。

　　我又将眼光朝前延伸，灌木丛里，稀里哗啦响，望得见好

几头白象的身影。

　　算我命大，白象家族就在附近，听到我的叫声后，赶来救

援。霹雳雄是头象，体格最健壮，跑在最前面，及时赶到，就

在老虎快要扑到我身上千钧一发之际，用长鼻抽打虎腰，用长

牙刺戳虎背，虽然未能在虎背上戳出两个窟窿来，却迫使老虎

放弃了对我的扑咬。

　　老虎蹿出一丈多远，旋转身朝霹雳雄咆哮，虎爪在地上抓

刨着，扬起团团战尘，虎眼瞪得比铜铃还大，龇牙咧嘴，跃跃

欲扑。

　　霹雳雄平举着象牙，高擎着象鼻，做出应战姿态。但虎却

引而不发，发出更猛烈的虎啸，血盆大口喷出更浓烈的腥臊气

息。惊心动魄的虎啸声，犹如夺命的咒语；食肉兽口腔里的血

腥气流，犹如摄魂的利器。霹雳雄摇动长牙甩打鼻子竭尽全力

与虎周旋。

　　显然，这只饿虎不愿放过我这顿美餐，想把霹雳雄吓唬

走，回头再来收拾我。

　　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，象是食草动物的魁首，虎是食肉动

物的霸主。仅从体重和力气来衡量，一头成年象抵得上好几只

成年虎。然而，虎是职业杀手，虎爪虎牙是进攻性武器，象是

素食主义者，素食主义者也是大自然的和平主义者，象鼻象牙

看起来挺厉害，却是防御性武器。因此，总的说来，虎还是象

的天敌。尤其是身躯伟岸凶猛异常的孟加拉虎，经常袭击象

群，扑咬幼象。据统计，亚洲象中，约有30％以上的幼象遭虎

杀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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